
共振：从汉堡出发 

尤根·费尘博士　 

面对来自其它时代的艺术作品，或者是欧洲以外其它地区的艺术作品时，每个人都会油然

而生一种陌生感，就连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也不例外，不过这个现象倒是也有好的一面：

正所谓当局者迷，在时间和空间上隔开一段距离之后，反而能更清晰地捕捉到当时或者当

地的独特之处。比如欧洲人刚到中国时，一开始会感觉所有中国人都长得一模一样，难以

区分（反过来也一样，中国人到了欧洲也觉得我们的长相十分相似）。正因如此，那些具

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会格外清晰地从它所处的环境中跳脱出来，其中有些特点也许我们自己

也有，可是另外一些则让我们感到十分陌生。 

就算在将来，大多数欧洲人也不见得都有机会能亲自去看一看现代中国，或者私下里结识

一些中国人。因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难跨越了。当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

国似乎离我们稍微近了一些。欧洲与中国之间关系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看法，亚洲无论

是在建筑，还是政治影响力以及经济方面的飞速发展，由此引发的问题和机会等讨论在几

乎所有的媒体报道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现在，几乎所有欧洲人都熟悉了中国的天际线和

著名的超级大都会，中国人成了德国大都会里很受欢迎的客人，无论其身份是游客还是商

人。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例如中国想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何

种角色，人们是否对这种角色认定表示欢迎或者持观望态度，总之媒体都是这样一种态

度。在关于这个巨大国度的媒体报道中充斥着这样一些词汇：对于巨大外观的狂热，纪念

碑性质、超乎想象的体积和宽度。方方面面都有一些令人不太理解的行事方式，在最好的

情况下能够唤起相互间恰如其分的尊重，可是经常也会让人害怕接触，茫然不知所措。对

于欧洲来说，中国意味着希望、雄心壮志，挑战和危险。 

当代艺术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缺乏系统性的认识，

在欧洲重大的展览如卡塞尔、威尼斯和其它城市的展览上只能见到很少的几个中国人的名

字，或者是因为他们政治上的特别意义而被人熟知。也许就像用强烈的光线照亮了黑暗，

展示出一些朦胧的影像，表明了一些想法。可是放在中国的大背景下呢？中国的艺术家接

受的是何种教育，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对他们而言什么最重要，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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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他们想说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欧洲观众来说往往了解地都很模糊。在欧洲去设想这

些艺术家和作品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又如何在欧洲了解中国当代艺术，了解它的概

况，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也发生了变化。艺术家开始认识西

方，开始仅有寥寥几人，逐渐越来越多。中国艺术家们开始接触到国际上流行的先锋派的

艺术手段。可是他们自己的贡献呢？他们的作品中是否还保留着能够让人称为中国特色的

东西？“中国艺术”究竟是什么？也许只是一种极端的简化？就像“欧洲艺术”这个概念不多

不少地只是标明了艺术品的诞生地点？在欧洲盛行的这种印象很可能是错误的：哪里有雄

伟的建筑，巨大的城市建筑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艺术一定很繁荣，艺术的形式像

纪念碑一样引人注意——特别是关于雕塑艺术更是如此。这都是些偏见。只有中国和欧洲

之间不断的接触才能够清除艺术领域的偏见。欧洲人看得越多，才能获得更多的了解和认

识，特别是在区别比较明显，偏见比较多的领域。 

中国对此具有十分强烈的兴趣。中国的艺术家经常出国。借着在联邦德国举办2012中国文

化年活动的契机，八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在北德一个大都会里一个著名的场地举办了一场

名为“共振”的展览，汉堡这座城市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与中国进行十分活跃的交流活动。不

过汉堡只是起点，这个展览之后还会在世界其它城市举办，也会有其他艺术家以及不同艺

术门类一起参与。参加汉堡展览的所有艺术家都已功成名就，在亚洲、欧洲和美国举办过

展览，代表着中国艺术的重要趋势，特别是在雕塑方面。现在他们的作品将在市内的格鲁

森布莱歇大街展览四周，这是汉堡这座汉莎同盟城市里最为有名的一处地标。 

活动的主办方为了这次系列展览的首站挑选了令人影响深刻的展品：它们展现出年轻中国

艺术的活力无限和丰富多样。在前期筹划宣传中曾经这样说过，在该项目将来的不同举办

地点将会展示除了雕塑、绘画、装置艺术和媒体艺术以外其它的艺术表现方式。该项目的

策展人粟多壮是这样说的：共振是能量的一种物理形式，而艺术则是激情的一种表达形

式。世界充满了活力，因为一切都在大小宇宙间不断运动。“共振”代表着艺术的能量，粟

多壮希望共振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彩、更有魅力和充满意义。能量、激情、灵性、物理、

世界、中国、色彩、魅力、意义——他说出了本次展览的关键词，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艺

术珍品齐聚汉堡就是为了展示这些特点。借助国际流行的艺术手段结合关于中国特色的艺

术问题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也是中国对于现代性做出的贡献。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该

忘记这一点：相对而言中国艺术中的现代性趋势还很年轻。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占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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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的都是带有社会主义国家特点的现实主义，文化大革命切断了与历史传统的很多关

联。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与外部世界联系，也不过才二十年时间而已。 

不同的艺术家小团体在多种多样的接受过程中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属于一个全球化

的社会，属于一个有相当高度的国际先锋派。国际艺术的宝库是无穷无尽的，这一点也反

映在共振项目所挑选出来的中国艺术家身上。将这些接受的过程视为中国艺术快速发展的

核心是一种普遍性的误解，也是对种种关联的粗暴简化。它们只是艺术家学会使用的工具

手段而已。 

让我们来听听年轻的艺术家张建华是如何评价自己的雕塑作品的：“隋建国曾经说过：‘在

这世界上生命就是绝望。’绝望之后才能产生创造力的作品。对这项工作进行的简单分类我

丝毫不感兴趣：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湖综合是波普艺术。我是为了生命才做这个，因为

爱好，因为刺激，因为一种力量，因为关心，因为对生活的夸张和变形，带着足够多的幽

默感，因为一个人必须要记得这些。” 

这对于理解当前的艺术十分重要。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艺术传统相对而言比较强调形式上面

的考虑，而中国艺术家们恰恰提出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艺术在带有“信息”传递的背景

下遇到观察者，就要面对他们。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与欧洲的观众相比，亚洲的观众对

艺术提出这种更强烈的要求，因此，艺术家们有更强的兴趣去发明更强烈、更易识别的符

号。要严肃对待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渺小的东西，将“微小的东西”夸张为纪念碑式并

以此强调，这就是他们艺术创作的手法。 

另外，我们在欧洲公共空间艺术视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中国还远未发展到这个程度。

公共空间艺术总是蕴含着很多的激情、可能性和希望，由于政治意愿影响力和资金来源的

缺乏，这恰恰是中国人的内心缺乏的东西。艺术家们使用中文已有的汉字，夸张成比人还

高的尺寸，塑造成合适的形式（刘永刚）。艺术家令这些雕塑更加高贵，如果仔细观察的

话，就能发现成对的雕像让人有多种解读方式，它们做出舞蹈姿势，或者是在爱抚对方，

或者是在争吵。展现徒劳的自然法则，展现自然形象的精神，这实在令人兴奋（张永

见），展示出物理学上具有可行性的造型，或者把玩艺术尤其是绘画中作为平面艺术才能

出现的东西（李占洋），也让人想起生活习惯和传统，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张建华）。

中国艺术家们很喜欢用易碎的、不太容易获得的材料进行几乎不可能的尝试：用钢材和纤

维玻璃代替陶土或者花岗岩来塑造传统的人物雕像（霍波洋、沈烈毅）。镜子一般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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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出周围的环境并将其变形扭曲，产生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庞永杰），欧洲人物雕像

中的题材——例如裸体躯干雕像和坠落的形象——谜一般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令人惘然若

失（梁言康）。我们可以观察到，框架外形控制住了非正式的混乱不堪。个体与整体之间

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个人与人群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是在很多雕塑作品中反复出

现，也许正是中国人生存的心理模式上的特点。 

总之，这是一个相当绚烂多彩，有时有些紊乱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了能量的共振

世界。所有的艺术莫不如此：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也没有给出简单而明确的回答，而是启发

人们去提出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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